
三乐啊三乐

我们的兰秉和村长要转干了。消息像温柔的春风吹拂着

我们三乐村的山山水水，村头地角，人们围在一起议论。饭

后闲谈，有人说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做梦也不该梦到这

个份上；有人说兰村长也应该转干了，当了那么多年的村干

部，三乐出个干部有什么奇怪？村上就有一个人不参加议论，

她是兰村长的老婆农春梅。农春梅不相信石山上那些牢固的

石头会自己坠落下来，不相信兰秉和能吃皇粮。

一天，天色很暗，太阳想出来不出来的，山峦和沟壑都

不很明朗。椿叶本来就墨黑，没有阳光，就更墨黑了。我坐

在路边的石头上，背后有好多的香椿。风一吹椿叶，椿叶摇

晃起来，好像要飘落下来一样，飘逸着无尽的芳香。这时走

来一位中年人，他很礼貌地向我打听兰村长的家。我把中年

人带到兰村长家。

兰村长家独家独户建在一座椭圆形的石山下，背后倚着

青山，有开窗绿山鸟鸣随的感觉。门前有一架瓜棚，四条水

泥柱子撑着一片绿。兰村长家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垒石头用

来饲养牲畜；上层椿木作柱，周围框上木板用来住人。我领

客人踏上石梯，进到兰村长家里。

兰村长不在家，他的女儿兰娇艳在家。我们进去的时候，

她正从房间里咚咚地走出来，右手捧着瓜子，左手挑拣着，

然后往嘴上甩，瓜子准确无误地甩进嘴里，在嘴里滚动两下，



即将收割的玉米，玉米发

瓜子壳从唇边蹦出来，瓜子仁嚼在嘴里，瓜香溢满堂屋。兰

娇艳不愧为村长的女儿，小小年纪，看上去就与众不同，她

一点也不害羞，一点也不怯生。见到家里来客人先用目光扫

到客人的脸上，然后灿烂地笑说，你来找我爸吧？客人说，

你爸不在家？兰娇艳说，我爸在九弄，九弄发洪水了，他在

那里救灾。

我们三乐村大雨水灾，无雨旱灾。大雨的时候，山洪暴

发，雨水从山上冲下来，山洼地带没有排水洞，洪水汇积在

洼地里，满满的，至少要一两个星期才能退去。每当春末夏

初发洪水的时候，洪水浸泡着那些

酵后像粪便一样臭气熏天。洪水消退后，这里的洼地又旱得

要命，泥土坚硬无比，用铁锄都锄不动。

客人说，你去叫你爸回来，我有急事找他。兰娇艳说，

嗯，你们在家等着，我去叫他回来。兰娇艳说着走了。

兰娇艳在山外的小学读书，读五年级，下学期就考初中

了。她跟我同班。我父亲是班主任，中国最小的主任。兰娇

艳写字很认真，一行行的，像种玉米一样，整整齐齐的。我

父亲特别关心她，有时还给她单独开小灶。

兰村长回来了，带回满身的臭汗，脸膛像椿皮一样黯淡，

眼眶一圈圈的皱纹，头发竖起来像山坡上的茅草。兰村长一

进家，沉寂的家便活跃起来。他乐呵呵地握着客人的手说，

欢迎，欢迎，唐组委，我代表三乐人民欢迎你。这时，我才

知道来客不是一般人，他掌握全乡的人事任免大权。他来三

乐村，进兰村长家，说明我们兰村长的转干消息不是马路消

息了。

兰村长进房间去，从床铺底下拖出酒缸，舀一口盅和一

碗玉米酒出来，把口盅递给唐组委说，唐组委，喝杯开水。



唐组委接过口盅，闻到玉米酒的香味，笑着说，兰村长你家

的开水真香啊，兰村长说我先干为敬了。于是咕咚咕咚地喝

下去，然后用空碗碰到唐组委的口盅上说，你试尝这开水的

味道怎样？平时兰村长用那口盅喝茶，口盅里黑不溜秋的，

口盅一边留有兰村长斑斑点点的唇痕。唐组委无从下口，只

象征地品了一小口，就放下口盅了。

自从转干的消息传出来后，兰村长左等右等，日夜盼望

这一天的到来，终于等到了。兰村长非常灵醒，很快厨房那

边已经传来惨淡的鸭叫。唐组委交待兰村长一些事宜之后，

从胳肢窝里抽出公文包，拉开拉链。链咝咝响，兰村长双腿

随响声颤抖起来。唐组委在公文包里捣来捣去，捣不出什么

名堂。兰村长心跳如鼓，紧张得要命，说一千道一万，没有

一纸公文，说什么都没有用。不知是唐组委故意逗兰村长开

心呢，还是公文包里公文太多，唐组委在公文包里翻来翻去，

翻得兰村长鼻头上都冒出了汗水，唐组委才从公文包里抽出

一个信封递给兰村长。唐组委说你就按通知办吧。兰村长抖

动着手接过信封，向唐组委深深地鞠了一躬。唐组委骂道搞

什么名堂，清朝时代呀。兰村长满面笑容，所有的感激都融

在他的笑里了。唐组委欠身要走，兰村长拉着不让走，说无

论如何今天都要端他家的饭碗。

一个要走，一个不让走，主客推来推去，很不好意思。

唐组委不得不拿出领导惯用的杀手锏，兰村长才松开手，让

唐组委出门。唐组委说乡里有个紧急会议，要赶回去主持，

改天吧，你转干那天，我一定来跟你干一场。兰村长当了多

年的村长，他知道领导推辞的方法，当领导不想吃你的饭，

或是不想见你，总是推辞说今天有会议，改天吧。领导要开

会，领导有会开，谁敢阻挡领导去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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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她都没有意见。兰村长故意大声说，唉鸭，

鸭，进桌前，我父亲

唐组委走了，兰村长心里感到非常遗憾，但多少也有点

客退主松的感觉。鸭子砍下来了，留不住唐组委，自个儿也

要庆贺庆贺，此事不庆贺更待何时？此时不庆贺更待何时？

村委邓副村长不请自来，他一进门便合起掌说恭喜啦恭喜啦。

尽管兰村长不高兴邓副村长这个人，觉得这个人有点老卵耻

但是还是敷衍道，来，来，我正想叫人去请你呢，请不如逢，

请不如逢。兰村长说着转脸向兰娇艳说，娇艳你去请罗老师

来家里喝酒。罗老师是我父亲。我知道兰村长有酒不会忘记

我父亲，我父亲也不客气，逢请必到。

鸭来吃？邓副村长这个人最会察言观色，

脾气再好，碰到这种情况，多少都有些气。农春梅挑柴

火回来，见她留着过节的鸭子已经砍上桌了，气就不打自来，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见农春梅脸上阴云密布，便打趣说嫂子，恭喜啦，我们村

长大哥明天就去县城体检转干了。兰村长从厨房里端菜出来，

故意不看农春梅。农春梅哪里知道有这么回事，真有这么回

事，不说

呀，真可惜，唐组委今晚有会，不能在我们家吃饭，我们大

伙只好自己喝了。

菜上齐了。我父亲罗老师，村委钟会计，团总支兰书记

陆陆续续到达，人员到齐了，饭席就开始了。

我是没有资格进厅堂那桌的。本来我想回家吃，却被兰

娇艳的母亲拽住了，我知道她是看在我父亲罗老师的面上留

住我的。我、娇艳、她堂妹、娇艳的母亲在厨房里共一桌。

鸡

我们这一桌好像是兰娇艳当桌长一样，一进桌她就往我

碗里挟鸭腿，我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她母亲心里是怎么想

的。我推辞说，我不吃鸭腿，给你堂妹吃。其实小时候我很

爱吃鸭腿的。逢年过节，我家里



老弟呀，你终于熬出日头了，老弟呀，

都砍巴腿让我先啃，进桌时，我就老实了。而在兰村长家哪

轮到我吃巴腿？我要把巴腿转移到娇艳堂妹碗里，娇艳的母

亲把筷子压过来说，吃，你吃，读书人用脑，吃了补脑子。

大厅外面那桌开战了。山里人见酒就不要命，往死里喝。

期间，娇艳被他父亲叫去代销店买了几趟酒。后来我父亲喝

醉了，兰村长喝醉了。本来他们俩人想联手搞掂邓副村长他

们的，结果搞不掂人家，反被人家搞掂了。

我父亲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喝醉了胡言乱语。兰村长也

一样。三乐人说，他们是一对活宝。他们反反复复就说那么

几句话。我父亲说

你终于熬出日头了，老弟呀⋯⋯兰村长口里泛着白沫来来去

去说老兄呀，我要拿什么比你呀，你是宁武师范生，我连小

学都不毕业，老兄呀⋯⋯

体检前，兰村长召开了一次村干部会议。会议在村部会

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就那么四个定工干部。兰村长交

待兰支书安装高音喇叭。兰支书说三四个人会议，就不用安

扩大器了吧。兰村长有些气，叫你安你就安，我还没有走，

我说了算。兰村长站在主席台上，四个定工干部坐在主席台

下。兰村长右手握着麦克风，左手轻轻地拍着麦克风，嘴巴

靠近麦克风，像吹风蛇一样不断地吹气，麦克风噗噗响。兰

村长说，同志们，你们听见响没有？大家点头齐声说响了。

兰村长宣布大会开始，兰村长好像不是面对四个村干部，而

是面对三乐村的几千人民群众，他神情亢奋地说，同志们！

三乐村的父老乡亲们，我走了，以后三乐村往哪里去？我相

信在我多年的培养下，大家会逐渐成熟起来的，人民会富裕

起来的。这是兰村长临走前发自肺腑的讲话。当时我站在窗

外，我深深被兰村长的话所打动，此后，三乐往哪里去啊？



散会后，兰村长就启程了。有很多村民从老远的山寨来

送兰村长下山。那时候还很早，太阳还没有上山，有些村民

从山寨走到村委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我估算他们天还没有

亮之前就得出门来送兰村长了，他们怎么知道兰村长要离开

三乐呢？我被这些村民质朴的感情所感动。兰村长肩上背着

一个麻布袋，头戴一顶草帽。村民们送兰村长到山顶上，在

一棵香椿下和兰村长道别。记得那时候太阳已经爬上来了，

照在我们的头顶上，很灿烂，一点也不吝啬它的光热。我们

每个人的脸上都流着汗水，我的汗水流到我的嘴里，甜甜的。

没有风，真的没有风，一缕风都没有，多么希望有一点风啊。

当时我还小，不知道这种送别的实际意义，后来读到古人的

一句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才真正领会到送

别的真正意义。兰村长走下石梯，兰娇艳眼里含着晶莹的泪

花。我不知道娇艳为什么要流泪，她爸转干，她应该高兴才

对呀。也许她是流幸福的眼泪吧。兰村长已经走下几级石梯

了又调头回来，依依惜别地举起草帽向我们挥手，喊道回去

吧，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的！

那时候，我们三乐人去县城，要到乡府路边的一个小车

站那里搭车。我们兰村长赶到小车站，去县城的第一趟班车

已经开走了，兰村长只好等中午十二点的那一趟。兰村长看

看手表（这表是前年他被评为市劳模奖的），现在刚十点钟，

还有两个钟头时间。呆在小车站闷得要命，就那么一小间平

房，里面有几张木条凳子，破破烂烂的，坐到木条凳上，黑

蚊子成群出来袭人。兰村长离开小车站，走过平房的后面，

眺望四周，见没有人，把脚踏到墙角上撒尿，很尽情地。却

没料到前面甘蔗地里有人，他急忙收起来，踅回头，去了乡

府。



乡府办公室潘秘书接待他，潘秘书说兰村长要办什么事

啊？兰村长没有直接回答潘秘书的问话，而是从从容容地从

麻布袋里取出转干体检的通知，递给潘秘书看，潘秘书看后

很恭维地说，祝贺你兰村长，你转干了，我们就是同事了。

兰村长在收回通知的同时对潘秘书说，潘秘书你打算安排我

在哪一间房子里住呢？潘秘书心里嘀咕道，八字还没有一撇

呢，就要我安排住房了，潘秘书心里这样说，却没有表露在

脸上。潘秘书微笑着说，虽然现在乡府住宿很紧张，但到时

候我会给你安排的。

兰村长离开乡府办公室，迈开大步视察了乡府住宿区。

宿舍建在一个缓坡上，一排排，一栋栋，井井有序。兰村长

望着这些漂亮的楼房，心里道，这些楼房必将有一套属于我

兰村长的！此时此刻，我们兰村长的心情说有多兴奋就有多

兴奋，说有多激动就有多激动。如果说山旮旯里飞出金凤凰，

那我就是那只金凤凰了。兰村长在宿舍区的尽头，碰上了唐

组委。唐组委热情地握着我们兰村长的手，准备上县城体检

吧？兰村长笑吟吟地答道，是呵是呵。

唐组委拉兰村长去吃狗肉，狗肉店在街头的一角，这里

的狗肉很有名的。唐组委叫狗肉店老板称上一斤狗肉，打来

一碗米酒。兰村长说，昨天你到我家不在我家吃饭，今天你

却请我吃狗肉，真不好意思。唐组委说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

妈的，来，喝。唐组委把一斤米酒一分为二，把一碗递给兰

村长。兰村长笑呵呵地说也是也是，来来，喝。兰村长拿起

酒碗碰过唐组委的碗，一仰头，一碗酒一饮而净，然后喊道，

老板打酒来，唐组委阻止说，不要酒了，喝多了血压高，体

检不过关，等你体检回来我们再喝个痛快。兰村长听组委这

么一说，就不敢放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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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兰村长说好啊，

唐组委送兰村长去小车站搭车，路上，兰村长的手时不

时攀过唐组委的肩膀，把头靠到唐组委的耳边说悄悄话。兰

村长说，我走了，三乐往哪里去？组织打算给谁来接我的位？

唐组委说到时候再说，到时候组织会征求你的意见的。唐组

委这么一说，总算给兰村长吃了定心丸，总算说到兰村长的

心坎上。十二点，兰村长上了车。车上乘客稀少，兰村长拣

了靠窗的位子，打开车窗向唐组委挥手。唐组委一面朝兰村

长挥手，一面说回来进家，我住在

以后我要住 号，我们做邻居。

一路上，兰村长精神非常振奋，他把目光投出窗外，外

面阳光亮亮的。正值夏收夏种，山坡的畲地上是黄澄澄的玉

米苞，田间是金色的稻谷。这些景色正符合兰村长此时此刻

的心情。以前他参加县人民代表大会、县三级干部会、县经

济工作会都坐车经过这条路，那时候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

感受。过去他认为山上那些山洞向公路开口是要吃人的，所

有的车祸都是因为那些山洞酿成的。而今天他却认为那些山

洞向公路开口是向人们问安的，是向他道喜的。

县人民医院被两条小河环抱着，像建在一个小岛上一样，

有一座石孔桥跨过。雨季河水汩汩地流过桥下，很壮观；旱

季桥下没有水流过，有花花绿绿的垃圾堆，人走过桥上，谁

会理会桥下？过了桥再走上一个小坡就进入县人民医院了。

医院的路旁柳丝依依。兰村长走过柳树下，别有一番心情，

和平时走过香椿树下大不相同，他觉得这些绿茵如盖的柳树

太美了。兰村长想如果他是个诗人，一定给这些柳树题上一

首诗。兰村长在柳树尽头看到医院的急诊室。兰村长摘下头

上的草帽，走进急诊室，很礼貌地站在医生面前。男医生在

专心细致地看着一本医学书。兰村长带着几份卑微，带着几



份谦和，脸上尽量挤出笑来说，医生同志，转干体检在什么

地方？

男医生抬起头，但眼睛并不看我们的兰村长说，下班了，

下午再来吧。

兰村长说，下午多少时间才上班？

男医生说，三点。兰村长说，三点才上班？这两个钟头

医生们都干什么去？

男医生瞪了兰村长一眼说，干什么去？医生不要午休呀。

兰村长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有气。人一有气，语句就变调

了，说起话来便带有不满的成分，听的人会闻出火药味来。

兰村长大声说，午休？我们农民劳动多辛苦，都没有午休时

间。你们上班轻轻松松，不受日晒雨淋，不流血不流汗，还

有什么午休时间？岂有此理！男医生鼓着龅牙看他的书，不

搭理我们的兰村长。

兰村长自从在小车站后面突然收起来后，就没有排尿的

机会，这个时候他觉得尿憋得厉害，膀胱有些隐隐作痛。兰

村长在一个病人的指引下来到厕所，我们兰村长竟然以我们

三乐的如厕方式随意地进入女同志的厕所里。厕所里没有人，

这个时候整个医院都沉浸在午休的静穆之中。兰村长放松出

来，在门口撞到一位女医生。这位女医生已经有一定的年纪

了，体态臃肿，肚子挺得鼓鼓的，像孕妇一样。我们的兰村

长哪里知道这种臃肿的实际意义？这种看似怀孕的肚子实际

上是官运亨通的表现，是荣华富贵的象征。女医生本来低头

匆匆如厕的，这个时候不急不会来厕所的。女医生抬头看到

兰村长从她们的厕所里出来，吓了一大跳。女医生举起肉嘟

嘟的手指着我们兰村长的额头，骂道你怎么乱进女人的厕所？

兰村长抽着他的裤头说我进女人的厕所了？我怎么知道哪边



是男厕所哪边是女厕所？其他地方的厕所墙上都写有字，你

这里没有。女医生指到门口上，吼道你看上面！兰村长抬头

望见厕所的左右两边各用一男女头像表示。兰村长望了望两

边门口上的图示说，现在有的男人头发比女人还长，让我怎

么看出来哪边是男厕哪边是女厕。女医生听兰村长这么争辨，

她的脸膨胀起来，红嘟嘟的。女医生恼火了，骂道，你闯进

女人厕所还狡辩。女医生冲过来，拽住兰村长的衣襟说你不

认错是吗？走！我送你去保安室！

这时候兰村长表现出沉稳的样子。其实，我们的兰村长

已经心虚了，只是佯壮着胆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

从什么地方来，来做什么的吗？女医生说我不管你是谁，也

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来，皇帝也不能随便进出女人厕所。

兰村长望望四周没有人，料想女医生一个人不能把他怎

么样，就拍着胸脯说我是三乐村的村长，县人大代表，今天

我是来体检转为国家干部的，来到你们这个医院体检。你的

这个医院不是叫做人民医院吗？什么是人民？你说，你说呀。

女医生听到三乐村的名字，心头就鼓捣起来，当年她下去接

受再教育的时候，就住在三乐村。如果没有三乐村人民群众

的保护，她不会活到今天了。

女医生佯装着被兰村长说服的架势，放开兰村长，一面

走进厕所，一面说你走，下不为例。

龅牙男医生不理不睬我们的兰村长，肥壮女医生歧视我

们的兰村长。孤独的兰村长站到草坪边，望着绿油油的台湾

草，无意中想到文化大革命那阵子，批斗那些知识分子的情

景。那时候如果没有我兰村长站出来保护他们，他们就没有

今天了。在村里批斗那个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据说她用报纸贴她家厨房的窗口，把毛主席的图像倒过来，



贴在窗口上，被人揭发，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下放到三乐

劳动改造。每次村里开批斗大会都少不了她。民兵绑了她的

双手，用木棍串过去，把她扛起来，有人把她的裤子拉下，

在场的男民兵呼叫起来，女民兵有的蒙着眼睛，有的转过脸。

有一个男民兵说你们看呀，城里妇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肿

大得很呢。有人用竹鞭抽她的东西。那种手段实在太残忍了，

如果不是我兰村长急中生智，捂着肚子喊救命，女院长就没

有救了。现在想起来这一小撮臭知识分子如此怠慢老百姓，

如此看不起老百姓，当时就应该把他们斗垮，让他们很好地

接受再教育。兰村长想起过去，觉得自己很委屈，当年我兰

村长救过人家的命，今天却遭人冷眼。兰村长的胸口突然有

一股火气冲上来，燃烧着他的心脏，燃烧着他的喉咙。兰村

长像失去了理智，他远远望见那排医生宿舍，毫不犹豫地冲

过去，站在第一间医生宿舍的门前，握紧拳头咚咚地擂起来，

喊道，起来，统统给我起来，我要体检。

一会儿，门开了，一位年青女医生一手捏着胸前的纽扣，

一手揉着惺松的睡眼说，你要找谁？

兰村长一眼望见女医生光滑的膀子，心里骂道，臭婆娘

还在做白日梦呢！兰村长生气地说，找谁？来医院不找医生

还能找谁？我是三乐村的村长，我要体检。

女医生说，现在是午休时间，检什么检，神经病。女医

生说着，砰地关上门。

兰村长听到女医生的骂声，更加恼火了。三乐村两千多

人民群众没有一个人敢骂我兰村长，你一个医生竟敢骂我，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兰村长嘴里嘟囔着，冲到第二个房间的

门前，又高举拳头。兰村长就这样不懈地擂过去，像击鼓一

样，擂开各家各户的门。开门出来的医生却说兰村长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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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村长不管他们怎么骂，照样不懈地擂下去。最后擂到第十

五个家门，门开了，门槛上站着刚才在厕所里碰到的那位女

医生。这次女医生显得很温和，她对我们的兰村长说，你有

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兰村长听了女医生这么一说，心里舒服多了。兰村长说

我是来体检转干的，我们农村没有午休时间，你们医院怎么

那么特殊，白天睡觉，晚上去做什么？

女医生耐心地说，医生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

动不一样，脑力劳动中午不休息是不行的。你再耐心等会儿，

上班时间快到了。

体检从三点十分开始。这个时候，我们的兰村长才知道

其实这次体检转干的村干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八位村干参加

体检，转干录用名额只有四名，意味着其中有四位同志要被

淘汰。唐组委送通知的时候没有告诉他这个情况。兰村长以

为这次转干就他一个人，没有竞争对手，因此没有做好充分

的准备。兰村长感到非常困惑，这么关键的问题，涉及个人

前途命运，唐组委竟然不告诉他，到底是唐组委忽略了还是

有意隐瞒他？再有一个问题是所有参加体检的村干早上就集

中县里统一培训如何填表了，唐组委也没有通知我们的兰村

长参加。管组织工作的组委不可能把这些重要的细节忘记吧？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不好说的原因，是不是别人结婚叫我当

伴郎充当电灯泡？兰村长心头咚咚地跳，握着体检表的手有

些颤抖。轮到兰村长进入体检室了。兰村长站在门槛上犹豫

一会儿，之后，终于壮着胆，挺起胸脯，跨过门槛，进入外

科体检室。

外科体检室有两位医生，一位男医生，一位女医生，男

医生是兰村长在急诊室见过的龅牙医生，女医生是兰村长擂



龅牙 医生没有和

开第一间宿舍，出来开门的光膀子医生。龅牙医生和光膀子

医生要给兰村长体检了，兰村长看到两位医生都是他体检前

会过面的，并不感到陌生，两位医生也觉得兰村长很面熟呢。

兰村长笑哈哈地伸过手要和龅牙医生握手。

兰村长握手，转身在墙上拿下他的白大褂，把右手穿进衣袖

里，然后再套进左手，双手把白大褂拢过来，别上扣子，白

大褂盖过膝盖。看到龅牙医生穿上白大褂，兰村长突然想起

他母亲过世时他穿的那件孝服。龅牙医生的白大褂和他的孝

服差不多，不过龅牙医生的白大褂比他的孝服多白一些，多

光滑一些。光膀子医生也穿上白大褂，她还戴上口罩和手套，

两位医生准备就绪，给兰村长的体检工作开始了。

体检室里没有什么器械设备，只有雪白的灯光和雪白的

墙壁。兰村长望望四周，心里嘀咕道，体检室光溜溜的像猴

子的屁股一样，一件医疗设备都没有，用什么来体检？

牙医

龅牙医生见兰村长愣着，感到很奇怪，这个人怎么会这

样呢？进来不脱衣服不脱裤子怎么体检呢？难道没有参加过

体检？龅牙医生生气地说，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脱。兰村长

仍然站着不动。光膀子医生说叫你脱衣服裤子呢，你听不到？

兰村长走过左边的门角脱下衣服和裤子，瞬间，兰村长乌黑

粗糙的肌肤在雪白的灯光映衬下显得更乌黑和粗糙。龅

生说全脱下来，把短裤也脱下来。

兰村长看一眼光膀子医生，觉得非常害臊，心里道一个

大男人怎么能在女人面前脱光裤子？光膀女医生说害什么羞，

我见多了，做医生的什么又不见过，什么又不摸过。

兰村长说，我不脱。

龅牙医生说，不脱你就出去，你想转干你就脱。

兰村长急忙说，我脱，为了转干叫我脱皮我都脱，何况



脱裤。门外站满男女病人，他们像观看猴子表演一样看着兰

村长。

龅牙医生慢慢走过来站在兰村长面前，用戴了手套的手

抬起我们兰村长的鸟包，捏了捏说，单挑。兰村长心里说，

乱说，我怎么会是单个呢，我明明生个女孩，单个是没有小

孩的。我们村有个单个的，结婚了几年却不生小孩，那才是

单个呢，难道娇艳不是我亲生的。龅牙医生在表格上写上单

字，兰村长不知道这个单字会影响他的转干。接下来龅牙医

生又把兰村长的鸟包皮朝内翻，翻一次，又翻一次。龅牙医

生说，包皮过长。这时兰村长分明听到光膀子医生扑哧地笑。

龅牙医生转身走到办公桌边，在兰村长的体检表格上写下包

皮过长四个字。

光膀子医生叫兰村长两手撑到墙上，躬下腰。光膀子医

生可能闻到什么异味，她说来体检之前怎么不洗洗屁股才来，

臭死。兰村长说快要入秋了，天不下雨，水柜里没有水，找

水喝都困难，去哪里要水洗凉？再说我们村干国家又不发给

洗礼费，去哪里要钱买香皂？

光膀子医生用柔软的手指慢慢扎进兰村长的股眼里，兰

村长啊地叫出声来，觉得股眼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和快感，

这种快感迅速传遍他的全身，平常很少触动到的地方也触动

到了。兰村长真希望光膀子医生的手永远逗留在里面。但那

手指却在兰村长的屁股眼里进进出出地捣腾着，一会儿便抽

出来了。光膀子医生说，你有痔疮。兰村长不知道痔疮是什

么病，但他知道他的肛门一定有问题了。

兰村长还没有平静下来，又被叫去总检室了，总检的医

生就是早上在厕所门口拽住他的肥胖女医生。肥胖女医生像

一个圆桶一样坐在办公桌的旁边，两个耳边挂着一条胶管，



她绷紧脸上松弛的赘肉给兰村长把脉。大约把了三四分钟，

女医生皱着眉头说你的血脉很不正常，你要多加小心啊。然

后她沉着地在兰村长的总检表格上盖上不合格的印章。

可能从男女医生的目光中读到了什么，也可能从总检表

上看到了什么，总之兰村长体检完毕就直奔汽车站。他赶到

汽车站时，开往镇圩乡的末班车正好准备发车。他头也不回

地踏上了回家的末班车。汽车站的天空已经是黄昏的天空，

红彤彤的夕阳射到车窗里，映在兰村长的左脸上，兰村长右

边脸灰黑得很，很难看清楚此时兰村长脸上的表情。

来县城体检的时候，兰村长打算体检回来一定请唐组委

出来聚一餐，一方面对唐组委的关心表示表示意思，一方面

向唐组委诉说他这十几年来当村长的酸甜苦辣。说实话他能

有今天是他用生命换来的。计生龙卷风的时候，一天，天还

没有亮，他就和几个村干到刘弯家，在刘弯家门前等候天亮。

兰村长蹲在门前的石头上，心里骂道，刘弯也真是的，生了

五个女孩子还不停下来，非要生一个男孩不可。天蒙蒙的时

候，刘弯的女人开门出来，见到兰村长他们，马上就缩回去。

兰村长冲过去抓住女人的衣襟，女人拼命挣脱，结果兰村长

只抓到了一件衣服，人溜了。刘弯听到女人挣扎的声音从房

间里跑出来，见他女人光着上身窜出后门，刘弯踅回厨房，

抓到一把杀猪刀，怒气冲冲地跑出来，杀猪刀霍地穿过兰村

长的脖子旁边⋯⋯

现在兰村长没有这种心情了，他不想再进乡府去了。兰

村长心里说，转不转干有什么关系，我想好了，现在要给我

转我还不想转呢。我当我的三乐村村长说有多威风就有多威

风，三乐村两千多父老乡亲谁不拥护我爱戴我，谁不听我的

话？哪家有酒不请我去喝？杀头猪也少不了我，我不去人家



还怪我不给面子呢。我为什么一定要转干？转干了大不了当

一名乡干，一名乡干有什么了不起，早晚受人使唤，做事看

书记乡长的脸色。俗话说得好愿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当我的

村长，村里大事小事我说了算。兰村长确实想得开。

兰村长在乡府小车站下了车，天色已晚，周围的山峦已

经看不清楚了，影影绰绰的。从小驿站看进去，乡府街道的

路灯已经闪闪烁烁像天上的星星。兰村长没有进乡里去看看，

没有去见唐组委，他连夜赶回三乐。

回到三乐，兰村长不进家，进了村委。那天晚上是兰文

书值班。兰文书见兰村长连夜赶回来感到非常惊奇，他还来

不及开口，兰村长就发话了，兰村长说，文书你去通知所有

的村干马上集中村委会开会。

会议的规模和兰村长离开三乐去县城体检时召开的会议

一样。照例安上高音喇叭，下面依旧按顺序坐着邓副村长，

团总支兰支书，兰文书等。兰村长站在主席台上，握着麦克

风，精神却不那么振奋了，但也不见得悲观。兰村长说，同

志们，我回来了！组织考虑到我走后三乐往哪里去的问题，

组织对这个问题考虑再三，决定留我下来，跟大家并肩战斗，

我不走了。

兰村长说完，四位村干鼓掌，掌声响了好久。

黄豆开始收割了，一捆捆竖在山坡，挤挤地挨在黑乎乎

的石块上。石头是黑的，黄豆秆是黄的，黄黑相间，从远处

望去好像秦皇墓的兵马俑。今年由于水灾，玉米苞不大，烟

斗一样，挂在秆子上。收了玉米苞的秸秆被捆绑起来，倒在

地上，这样秋风就顺顺当当地吹过山峁，拂过山坳，抵达我

们三乐的山山沟沟。我们这里秋天到来的标志是以羊粪的湿

润和干燥变化作为依据的。秋风前，山上坑坑洼洼的羊粪湿



漉漉，黏糊糊的，有一种黏糊似的东西裹在表上面油亮油亮

的。秋风一吹，这些羊粪便坚硬起来，干瘪瘪的，像沙滩上

的石粒。兰村长体检回来不久，乡里又来人了，据说也是冲

着兰村长来的。而且这次来的客人很不一般，在我们三乐村

确实震动不小。

因为来客没有进兰村长家，所以我就无法沾光了。客人

进了邓家寿副村长家。听说那天邓副村长宰了一只山羊接待

客人。乡里来的领导不进兰村长家却进邓副村长家，这在我

们三乐的历史上确实是件破天荒的事情。村民们也感到非常

蹊跷，议论纷纷，但谁也不知道内情，谁也不往坏的方面去

猜测，谁也不猜测我们的兰村长会犯什么错误。

村民们感到更蹊跷的事情是那晚邓副村长竟没有请兰村

长去他家喝酒。每次村长家有客人没客人，只要有酒喝，都

少不了邓副村长。有时候兰村长派人去请他，有时候不请自

来。但邓副村长那天宰了羊，全体村干都请去了，就兰村长

不请。兰村长倒不是贪吃之人，但乡里领导来，饭桌上不能

少了我们兰村长。从这件细微的事情上，兰村长嗅出了某种

气味。但兰村长万万没有想到，他下山的那天，跟随着他下

山的是一封告状信。

本来兰村长这些日子精神就不好，龅牙医生捉弄似地摸

了他的卵包，说他单个，翻了他的卵皮，说他包皮过长。回

来后他曾经怀疑过自己，曾经自己多次检查过自己，摸来摸

去总像有两个，怎么会是一个呢？他仔细端详兰娇艳的脸后，

用镜子照看自己，比较来比较去，兰娇艳没有什么不像自己

的地方，眼睛，鼻子，嘴，样样都像自己。但医生不会说谎

吧，难道⋯⋯兰村长没有勇气想下去了；肥胖医生蔑视他的

目光，光膀医生扑哧嘲笑的面孔，时不时闪过兰村长的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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